








 
 
 
 

关注“三农”写人生和社会 
（自序） 

 

 
我原先自序的题目是《为农民代言》。自2013年11月在太白山读书班上听施战军老师讲，为什么人代言是

不现实的，不应成为一个写作者的目标。我想想也有些虚妄，我真的能为农民阶级代言吗？我离开农村已经二

十多年了，也就是说，我跟现实的农村已经脱节了二十多年，我写了些有关“三农”的文字就可以为农民代言

吗？于是，我又把自己否定了，我有何德何能为农民代言呢，我只不过持续关注了“三农”问题，写了些有关

农村的文字，怎敢妄称为农民代言呢？ 

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的确一直关注着“三农”问题，也思考着一些与之有关的问题。但是文学不是要

给出一个答案，文学的功能是表达、表现，是一个时代的非组织的民间记忆，是人们生存生活的缩影，能达到

这样的效果也算是欣慰了。 

农民是处于我们这个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他们没有足够的社会保障，而且负担很重、条件很差、生活很

苦。虽然近年来国家已经免除了农业税等一些负担，还有一些粮食直补，但是，在此之前农民阶级长期处于温

饱线上，那么这点眼药水不知是否能治疗农民阶级的痼疾？答案是肯定的：不能。 

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最贫穷的阶级，他们长期在各类生产一线工作，在土地、建筑工地、农贸市

场、修桥修路、煤矿、砖场等不同领域，干着最脏、最苦、最累的活，所获取的劳动报酬仅能维持家庭的温饱。

可以说，没有多少农民，靠种地发财的，除非承包几十亩地以上的，但我国农民的人均土地是一亩多，有些地

方还少于一亩地，仅凭人均一亩左右土地要致富，简直是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农民长期被束缚在土地上，既没有生产资料也没有资金，无法进行商业活动和规模化农业生产，仅仅只能

靠养鸡、养鸭、养猪、种菜等形式进行极小规模的养殖和种植活动，很难成气候。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区农

村中的能人开始办小企业，有的村集体也兴办了不少企业，涌现出了江苏华西村、河南南街村、天津大邱庄、

陕西袁家村等一批工业农民，农民开小车、住别墅，拥有几十万、上百万存款。但这仅是一小部分走上集体富

裕道路的工业农民代表，并不代表全国农民都富裕了。 

2008年10月，十七届三中全会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了，土地可以资本化了。以前作为农民，没有土地

掌控权，现在有了，土地可以流转了，可以向种粮大户手里集中了，也可以作为股份参加各种合作社了。也就

是说，一个出外打工的农民，只要他以土地作为股份参加了某个合作社，他没有在合作社干活，但会享受土地

股份收益，等于他打工挣一份钱，土地收益又增加了一份钱。不管土地怎么流转，不能改变土地使用用途，也

就是说，耕地是不能变为庄基地和工厂的，农民会像保命一样地保住自己的那份地，我们国家要保住18亿亩耕

地红线就靠农民了。 

一直以来，农民被认为是狭隘和自私的代名词，是没文化和干粗活的代表，可是这是农民的错吗？难道生

为农民就要被看不起吗？哪一个建筑工地不是农民工的血汗在飞舞，哪一条公路、铁路不是农民工以生命铸就？

我们“城里人”一方面享受着农民劳动的成果，一方面还鄙视着农民，这是我们做人的本分吗？这是我们优秀

的传统吗？我们文明的社会应该这样对待他们吗？事实上，我们很多“城里人”的根都在农村，我们的前代人

就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因此，鄙视农民没有任何道理。 

我很想和大家讨论一下为什么农民很少看书的原因，提起这个话题，很多人会回答说农民的文化水平不高

等，我认为，目前农民的文化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绝大部分是初高中毕业的，有少量农民上过国家扶持

的中专和大专班，甚至有一部分农民工在城里打工时自费、自学或函授取得了大专、本科文凭。目前农民的整

体文化水平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为什么农民的年读书量平均不超过一本呢？为什么农民宁愿吃完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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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看电视就是打麻将，但却不看书呢？为什么农民兄弟对阳春白雪不感兴趣呢？原因就是作家没有向农民兄弟

提供适合他们阅读、他们也想读的图书，我们大部分作家主要经营的是阳春白雪，忽视了下里巴人，或者我们

很多作家认为阳春白雪才是文学，而下里巴人难登大雅之堂。可能也不完全是这样，我知道有很多作家一直潜

心乡土创作，成绩也相当不错，获得了文学界的认可。但我认为乡土作家创作的作品，同时，或者更重要的是，

要赢得广大农民兄弟的认可，要不然，就不是纯粹的乡土文学，或者不是农民想要的乡土文学。我们可以想一

想，赵树理、柳青、贾平凹为什么会那么受包括农民在内的全国各行各界读者的欢迎？他们的作品无一不是大

众的、通俗的。四大古典名著里除了《红楼梦》是阳春白雪外，《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都是通俗

文学，通俗不见得就是媚俗和低俗，能够得到广大读者喜爱的文学才是好文学、好作品。 

一直以来，我都想用原生态的方式记录农村的生活，描写农民的生存状态，我想用最通俗、最直接、最简

单的方式写出农民喜欢看的小说，写农民喜闻乐见的事情，写农民的酸甜苦辣。最重要的是写给农民看，让他

们看得懂，看得高兴，能从别人的故事中看到生活中的诸多现象，避免或少走人生的弯路。我的小说希望成为

农民除了看电视、打麻将之外的第三种娱乐方式，因为农村的娱乐方式非常少，也十分简单。农民最原始的娱

乐方式就是晚上拉黑灯和老婆干那个事情，我希望我的农民兄弟能有一些适合自己看的书，写的是他们的故事，

讲的是身边的事情，在农闲之余找到自己的一点儿乐趣。 

陕西电视台经常播《百家碎戏》和《都市碎戏》，农民朋友们都喜欢看，也就是说，陕西电视台找到了本

土文化和群众娱乐的结合点，所以赢得了观众的喜爱。陕西电视台还有一个《秦之声·戏迷大叫板》，每周举

办戏迷大赛，参赛者老少皆有，在西北五省区影响很大，获奖人员还在西北地区巡回表演。陕西电视台五套还

有个《寻找王宝钏》的选秀节目，群众参与人数很多，这也是找到了本土戏曲和群众文化以及市场的结合点。

这样的节目，群众就很喜欢。 

作家应该给老百姓提供一些什么样的作品呢？我看到有一些作家在追求自己的特殊风格，读者反映读不懂，

读者甚少。文学杂志越登这样让大部分读者看不懂的作品，发行量就越少，日子也就越来越难过，因为没有几

个人愿意花钱买自己看不懂的杂志。但是，《读者》《故事会》《家庭》《知音》《女友》等杂志的发行量数

以千百万计，说明了什么？至少说明读者愿意花钱买这些杂志，难道纯文学杂志不能学习一下这些期刊吗？有

一些纯文学杂志用上半月、下半月乃至旬刊的形式来解决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以及市场的问题，泱泱十三亿多人

口的大国，居然没有几本纯文学杂志的日子好过，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认为，当前的纯文学市场首先排除

了六七亿农民和三亿工人，原因是农民和工人没文化、没有购买能力。我们要想一想，农民和工人宁愿花百八

十块钱打一天麻将，为什么不愿意花百十块钱订一份文学杂志呢？我们不禁要问，一个把十亿人排除在外的文

学杂志，是否还有生命力呢？ 

我们很多“城里人”原先相当一部分是农民的儿女，是生于农村，长于农家的孩子，怎么一旦进了城就忘

了本了？当然，有的第一代“城里人”身上还保持了农民身上的纯朴、善良的美德，可是第二代、第三代就不

一样了，就把麦苗当韭菜了，看见农民就嫌脏了。 

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有幸读了大学，还出国留学，但这并不能改变我的农民情结。我一直自认为是一

个彻头彻尾的农民，我貌不惊人，对农业、农村、农民的关注使我越来越土。我在城里是一个土包子，我在农

村被认为是城里人，虽然我对他们说我还是我，但老乡们都不相信了。直到他们看了我的小说，他们笑了，猜

测着说，这是谁家的故事，那是谁的故事，主动和我拉起了家常，还有人拉我去他家写他的故事，在炕头上和

我喝酒、抽烟，给我提供故事、歌谣和亲身经历。我有几本发表过的刊物被几个人借来借去地看，刚还回来又

被人借去。谁说农民不看书，谁说农民没文化？农民要看的是适合自己的书，是他们喜闻乐见的书，是写他们

身边的故事的书。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阅读日月星辰、春夏秋冬，他们不是不读书，他

们是读天书的人；他们不是没有文化，他们的文化写在心里，写在田里，写在丰收的果实里。农民是用锄头在

大地上写诗的人，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诗人，因为农民“写诗”的杰作——粮食，养活了世界上所有的人。 

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会关注农民工问题呢？那是因为农民工太苦了，以至他们的工钱要总理出面来讨；他们

太穷了，看不起病，盖不起房，孩子上不起学。很多问题就是这样恶性循环，因穷致病，因病致残，因残致困，

因困而偷、抢，成为社会问题，这也需要社会来集体反思和集体解决。有人要说，农民越穷越生，越生越穷，

每家都有两三个孩子。我也知道这是个问题，但我只能说，要是把你放到农村去，你也会是那个样子，并不见



得比他们强多少。 

农民不是没有问题，而是他们的问题太多了，而且无法解决，累积起来就有些可怕了。我们不能把广泛的

普通的农民和那些先富起来的一小部分工业农民相比，像江苏华西村、河南南街村、福建东华村的农民可能会

住上洋楼、开上汽车，但是这只是一种个别现象，绝大部分农民还处在刚刚温饱的情况下，在奔小康的道路上

艰难地奋斗着。 

农民内部也有这样那样的矛盾，既然这个群体是具有六七亿人口的庞大群体，那就不可避免地会有很多问

题。农民的矛盾是一个社会问题，有待于聚集全社会的力量一起来解决，这些问题不会由农民自己来解决的，

因为农民阶级往往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没有能力来解决自身的问题（少数人除外）。他们还仅仅处在维持

生存的阶段，我们全社会都应该关心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享受社会发展和进步所带来

的成果。 

人口问题是农村贫穷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因人口太多而人均资源、财富下降，生活水平不高，教育水平

不高，这个问题是几十年前马寅初先生就提出过的。当时马先生的人口理论没有被重视，甚或遭到批判和非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口增长问题在一段时间内被遏制过，但很快就被罚款所代替，农民不超生，乡村干部

还没理由和机会罚款呢！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执行当中变了调，人口没有控制住。现在全国的人口，官方数

字是13.8亿，事实上，在农村还有很多没有户口的黑孩子，实际数字远比这个要多，政府应该想办法解决这个

问题。人口问题牵扯到土地、资源、上学、就业以及人口再增长，管不住人口无序增长，我们国家的未来就要

面临更大的问题。 

现在的城市和村庄都比以前大了很多倍，相应的耕地、林地也少了几亿亩，原先每人平均两亩地的地方现

在只剩下了一亩，一亩地能养活一个人吗？再过几年，当每人平均半亩地的时候，农民怎么生存呢？当然，现

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农民人均半亩地的情况。还有少数作为城中村被改造的农民，已经成为失地农民，他们

除了一笔拆迁补助外，就是若干套安置房。这一类农民已经成了城市包租公、包租婆，他们已经不是传统意义

上的农民了，已经成了有产阶级和食利阶层，在此就不多赘述。 

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是一部透视中国农民问题的不可多得的警世之作。该作品以纪实的方式

记录了安徽农村的“三农”问题，问题已严重到危及政府执政了。这部书出来后，可谓是惊世之作，震撼了上

至中央、下至黎民百姓。“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先后四次担任乡镇

党委书记、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正是因为他给朱镕基总理写了一封信，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

真危险”，结果“一举成名”，在当地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村改革，然后仕途“一败涂地”——由于各种

压力，他屡遭打击，不得不“自愿”辞职，远逸他乡，成为一名南下的打工者，历任《中国改革》《改革内参》

记者、编辑、执行主编。江苏省泰州市信访局局长张云泉为工作“三鞠躬”“零距离解决群众困难”，他说，

“做人要像人，做官不可像官”，他帮助了千万人，温暖了千万人，感动了千万人，树立了执政为民的榜样。 

多少仁人志士为“三农”问题、为民生民计，舍去个人利益、舍去乌纱、舍去家庭幸福，要为民请命、为

民维权、为民呐喊！我们向这些真正为人民、为农民说实话、办实事的大写的人致敬！ 

如果你也曾出身农村，如果你也曾有农村的亲友，如果你有一颗关注农业、农村、农民的爱心，如果你也

想了解农民的情况，请关注我的小说。既然是小说，就有虚构的成分，但在我的小说里，写的是农村的事，说

的是农民的故事，流的却是我的泪；写的是“莲花村”的农民，但却是天下农民的事，因为天下农民是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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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三 
 
 

每当黄昏日落的时候，也该是在河滩干活的人们回家的时候，丁三都会在崖边唱戏。他最爱唱的就是《下

河东》： 

 

河东城困住了赵王太祖 

把一个真天子昼夜巡营 

黄金铠每日里营门困定 

偏偏的又反了河东白龙 

五王八侯都丧净 

朝堂里无人来领兵 

………… 

 

有人会在河滩或者二凳崖大喊，再来一段，再来一段，他就会继续唱下去，有会唱秦腔的，也会和他对唱

一段，于是这青烟薄雾漫起的河滩就有了抑扬顿挫的秦腔的对吼。 

戏是要天天唱、反复唱的，一天不唱戏，人就会不自在，吃饭饭不香，睡觉不安稳。听戏的也是要天天听

戏的，一天不听戏，就干活没劲，生活就会单调无聊乏味。 

莲花寺前面有一棵百年的大皂角树和一棵槐树，在三凳崖崖边坡旁，从河滩地里回来的人们都会在这里歇

歇脚，听丁三唱戏。 

丁三是地主丁大成家的老三。丁氏三弟兄从小赌钱、嫖妓、抽大烟，学了一身的坏毛病，他家里经常请人

来唱戏，丁三看上了一个戏子，以学戏为名，就和戏子好上了，自然也会喊几嗓子。三兄弟吃喝嫖赌把家财踢

蹬完后，丁家从此就败了。 

有一次，丁三在赌场上输了整个家院，从此搬出丁家大院。 

丁大成被丁三活活地气死了，临死的时候，只有丁三在他的炕前，丁大成已经不会说话了，他伸出两个指

头指了指腰，似乎有啥话要告诉丁三似的，丁三一时没有领会是啥意思，丁大成就咽了气。 

丁三是输给了本家丁十，丁十的爷和丁三的爷是一个爷，两家是亲亲的本家，可是也隔了三四代了，因此，

丁十也就没有客气，把丁三的家产接收了。丁三一家无处居住，在坡上找了一孔废窑住下。丁老大受不了这个

罪，参加了民团，后来被打死了，丁二当了土匪。 

大头他妈长得很漂亮，不幸的是她很早就守了寡，但她很会经营家业，家里的日子过得比那些有男人的人

家还要好，吃的穿的都很像样，家里有三匹骡子两匹马，农忙时还请短工帮忙。 

丁二自从当了土匪，老婆带着孩子改嫁了，他就成了孤家寡人。丁二一直想霸占大头他妈和她家的财产，

对大头他妈和她家的财产垂涎三尺。 

一日夜里，丁二带人闯进大头家，要强奸大头他妈，大头他妈誓死不从，丁二从腰里拔出手枪就把大头他

妈打死了，抢了大头家的钱财和骡马扬长而去。那天正好大头不在家，他去了外爷家住，就躲过了这场祸事。

从此大头就和丁家结下了世仇。 

大头的舅舅郭子义是黄埔军校六期学员，早前追随孙中山，后跟随于右任和杨虎城，任师长，西安事变后

任军长。大头就去投靠了舅舅，郭子义听说妹妹被土匪枪杀，派了一营官兵，乘汽车从西安到邰城，包围了土

匪窝，打死了土匪二十几人，丁二带伤逃了出来，被抓住后，吊在莲花村村口的大槐树上，大头让人给他喂屎

吃，最后，大头端起机关枪把丁二打得全身像马蜂窝一样，之后随郭子义当兵去了，第二年当了连长，后来当

了营长。 

丁三将家财卖光了，家里也没有了什么人，媳妇跟他离了婚，带着孩子远嫁他人。他的姐姐嫁给了本村的

杨二，从此他姐家就成了他唯一的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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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莲花村的穷人大都住在窑洞里，只有几家地主和富农住在崖上。新中国成立后，才慢慢地

把村子挪到了崖上，五六十年代的时候，还有一部分人住在窑洞里。 

丁三不会农活，整天偷鸡摸狗的，生产队的人都很讨厌他。 

丁三从小就是个花花公子，地里的活一点儿都不会，又吃不了苦，队里让他干啥，他都会在地头的树荫下

睡大觉，他唯一的借口就是什么都不会，队长就派他管理村里的莲花寺。 

莲花寺在三凳崖，虽然叫寺但只是一孔窑洞，里边供了如来诸神，寺里没有和尚也没有尼姑，只是有

一个人管理而已。以前管寺的一个老头儿死了，很长时间没人管，寺都快荒废了。 

刚去的时候，丁三晚上睡在诸神前，心里怕得要死，泥塑的神在晚上巍然屹立，香烟袅袅，似有几分神秘，

夜里寺外刮风时，树叶乱晃，杂草摇曳，蛙叫虫鸣，让他心神不安，难以入睡。寺里有几只老鼠弄得他睡不着

觉，他就点了煤油灯拿笤帚把到处打老鼠，窑洞是土的，老鼠自然打了无数的洞，丁三想打老鼠也是枉然，实

在困了也就睡着了，哪里还管得了老鼠叫。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什么也不怕了。 

寺里经常会有人来烧香求神，也会带些供品，人家刚走，丁三拿起供品就吃，要是逢上寺里有法事，村里

的善人婆们就会组织做各种供品，丁三也就打了牙祭，村里做一次法事，他半个月都有了饭食。 

村里的善人都是一些老婆子，也有几个老汉参与干些零活，但念经和做法事都是善人婆的事情。 

王五他妈就是个大善人，经常往寺里跑，算是寺里的半个管家，有什么事情都是她来张罗。她见丁三可怜，

有时就做点儿好吃的端给他，时间长了，人们都在背后议论她和丁三好上了。丁三开始也没当回事，可是这些

风言风语还是不断地往他耳朵里灌。他想，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就和她好了又能怎样？ 

一日，王五他妈又端了一碗饺子来给丁三。丁三说，谢谢你了，嫂子，你对我太好了。王五他妈说，你服

侍神呢，我就可怜了你，不用谢的。丁三说，嫂子，你对我这么好，我怎么报答你呢？王五他妈说，不用你报

答，我们服侍神的人还要啥报答呢？丁三一下子抱住了王五他妈说，嫂子，嫂子，我要跟你好。 

王五他妈吓了一跳，赶紧推他，丁三把她抱得死死的，她推不开他，王五他妈说，你在神面前好好的，嫑
①

胡来。丁三把嘴凑到王五他妈嘴边，手在解她的裤腰带。王五他妈说，不要胡来，我可是个敬佛的人，你也是

服侍佛爷的人，咋能在佛堂干这事？丁三说，佛也要成全人的好事，我成天和佛住在一起，和佛的关系好，佛

不见怪的。 

说话间就脱了王五他妈的裤子，王五他妈无奈了，就从了丁三。丁三多少年都没有沾过女人了，就在寺里

的小炕上要了王五他妈。完了事，王五他妈说，以后不敢了，让别人说闲话。丁三说，咱俩以前没啥事，人家

不是也传得有鼻子有眼的嘛，怕啥呢？王五他妈说，你不怕我怕，我一个妇道人家的，我怕脸上无光。从那以

后，丁三就真的和王五他妈好上了。 

“文革”开始时，除“四旧”要扳倒神像，丁三怕失业，从此还要去地里干活，还怕扳了神像从此没有了

供品吃，就极力护像。他挡住要扳倒神像的社员，不让他们扳神像。 

杨八在“文革”开始后表现很积极，扳神像也是比谁都跑得快，丁三挡在社员的前面说，不能扳神像，咱

们村的寺都几百年了，谁胆大得敢扳神像，都不怕天打雷劈？杨八说，都啥时候了，你还这么迷信，赶紧让开，

不然先把你放倒，再放倒神像。丁三拍着胸脯说，你娃有本事，就先把我放倒了。杨八过去就把丁三撂倒在地

上，喊来另外一个社员把丁三抬出寺，丁三像疯了一样地叫骂杨八，你扳神像你不得好死，你会遭报应的！杨

八说，你狗日的在神像面前胡日乱弄也没见神把你报应了。杨八出来和几个社员把丁三绑到皂角树上，进寺去

扳神像去了。 

神像被扳倒了，丁三把塑神的泥土用筐盛了倒在寺前的地里，莲花寺就不存在了，丁三也就失了业，但他

照样还是不会农活，队长又派他去看河滩的菜园。菜园里有一个小屋，是放农具的，里边有一个小炕，丁三就

住在这个小炕上，莲花寺的神像虽然扳倒了，但那里还是丁三的家，因为丁三没有家，他姐的家毕竟是他姐的

家，但他没有家，只能以寺为家。 

丁三和王五他妈的事情被人揭发出来，王五他妈被人脖子上套着破鞋游了街，丁三也在批斗会上戴着大牌

子和高帽子被批斗，他是“黑五类”、地主余孽、土匪恶霸的弟弟、搞破鞋的坏分子。村里怕他看菜园搞破坏，

还让他回莲花寺里去住。 

夜里，丁三彻夜难眠，没有了神像，没有了供品，没有了王五他妈，他的日子一下子过得不像人了，半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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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他就爬起来到外面去唱戏。 

 

欧阳芳挂帅王把人错用 

奸贼设计害先行 

兵行在河东营扎定 

白龙领兵来偷营 

王猛勇的先行真中用 

一枪杀退百万兵 

在黄龙宝帐把功请 

欧阳芳斩坏王的御先行 

王站在营门珠泪倾 

猛想起当年投山东 

鹞子头吓坏郭威命 

万里江山归柴荣 

天不幸大哥把驾崩 

宗训年幼登龙廷 

………… 

 

村里人依旧还在皂角树下乘凉，站在树下，凉风习习；站在崖上，可以看到远处的太白山，山上有白色的

积雪，崖下是漆水河。站在这里看山看水，听鸡鸣狗叫，听崖风飕飕，好不惬意。 

丁三没事了就坐在树下和人聊天，他跟人说天说地，说古道今，说完了跟人家讨一两个洋芋或红芋，有时

候是几根葱，有时候是几个萝卜，没有了神，他的日子真的不好过。他甚至又重操旧业，干上了偷鸡摸狗的事

情，只是因为那时候家家只有几只鸡，都看得很紧，他也很难得手，因此有时人家扔了的死鸡他也捡回去吃，

甚至不知怎么死的猪扔到沟里，他也去拿刀剖了吃。在村里人的眼里，丁三简直就成了一个令人讨厌又贪得无

厌的人，他油嘴滑舌，又好吃懒做，连他姐姐和姐夫都有些不爱理他，嫌他吃死猫烂狗的恶心。 

丁三把塑神像的泥土撒到了寺前的地上，在那里种了一些油菜和旱烟，那些油菜和旱烟长得出奇地好，比

以前要多收三成，旱烟又黑又厚，不用施任何肥就长得高高大大的。丁三抽着收获的烟叶，好像比以前抽的任

何烟叶都香，他是抽过大烟的人，似乎有一些大烟的味道了，他想，神不会是在帮我吧？不过，神怎么会帮我

抽烟呢？他反过来一想，这地上种啥长啥，这可是由不了神的，如果种下钱会不会长出钱来？丁三往地里埋下

五元钱的分币，想试一试地里能不能长出钱来，如果能的话，他再找个银圆种下去，那就真的成了摇钱树了。 

过了一个多月，丁三到埋钱的地方去看，五元分币还是五元分币，并没有多出一分来。他想，算了，自己

这辈子已经算是享了神的福了，神住在哪里自己就住在哪里，神吃啥自己就吃啥，还弹嫌啥哩！ 

杨八自从扳倒了神像，他老婆就得了不知名的怪病，瘫在床上，儿子和女儿原先也对他们老两口很好，但

是慢慢地也不孝顺了。杨八在漆水河游泳的时候，被卷进漩涡里，淹死了。不久，就传出是神收了杨八，把他

打到十八层地狱去了，扳倒神像犯了天怒，天把杨八报应了。人们就想起了丁三说的话，认为是丁三咒了杨八，

杨八才被天收了，因此，杨八的儿女见了丁三都不说话，甚至有传言说，就是丁三把杨八咒死的。 

这个事情一传开，倒说明了一个问题，莲花寺还是很灵的，毁了莲花寺是错误的。那些参与扳倒神像的人

也很后悔，把自己的倒霉事情都归结到扳倒神像上去，心里十分怕神也报应自己，偷偷地在家里烧香拜佛，求

神不要报应自己。 

“文革”刚结束，村里的善人们就开始张罗重新盖寺的事情，按照善人们的想法，要盖一座新的寺，不要

在窑里设寺了，那样太委屈神了。丁三说，咱们这里的神这么灵，还是先把窑里的神像塑起来，盖寺的计划慢

慢实现吧，要不然，神没处存身，这才是个大问题。大家都比较同意这个意见，因为盖一座新寺要花费好多钱

财的，不是立马就能盖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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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三之所以建议赶紧把神像塑起来，是因为那样的话，他就有供品吃了，他还准备设一个“添油箱”，他

这个寺保管就可以得益了。 

莲花寺是莲花大队的村寺，由于这个寺比较灵，而且远近闻名，其他邻近的大队都没有寺庙，就常来莲花

寺烧香拜佛，因此莲花大队的善人们集资塑神，也就号召了邻近的几个村子一起出力塑神像。就这样，五毛、

一块地集来了一千多元，大队出了二百斤粮食和二十斤菜油，给神塑金身时吃用。 

同时，莲花寺旧窑旁边新挖了三孔小的副窑，一孔是住人的，盘了炕，塑神像时，丁三就从主窑搬到了副

窑住，另一孔窑洞是丁三放柴火的，还有一孔是丁三的厕所。给神塑金身的工匠就和丁三一起住在副窑，副窑

还能做饭，做饭的是队上那些善人婆，她们轮流来当帮工，一方面和泥搬灰，一方面买菜做饭。丁三不会干活，

只能跑跑腿，到处找些东西或者买些东西。 

队里的人都知道丁三能唱戏，就在歇工时让他唱一折子，他推托不过，就唱了一段《斩李广》里的“七十

二个再不能”： 

 

再不能金銮殿上常行走 

再不能东挡西杀带兵卒 

再不能万马军中擒敌首 

再不能为国建奇功 

再不能与同僚谈国政 

再不能为王解愁苦 

再不能为国表忠诚 

再不能兄弟常聚首 

再不能对祖宗尽孝行 

再不能夫妻恩爱常挽手 

再不能为民来请命 

再不能保国写春秋 

再不能朝堂应王命 

再不能亲携解忧愁 

再不能教子把书诵 

再不能上阵去冲锋 

………… 

 

工匠说，咱在这里给神塑像哩，你唱这个再不能干啥呢？一个善人婆说，丁三是忘不了自己的出身，人家

原先可是个富家大家公子呢！工匠问，那咋落到今天这个光景了？丁三说，刘秀还要过饭呢，甭提了，羞死人

了。善人婆说，人家这一辈子，吃喝玩乐一辈子，也叫活了一回人。丁三说，你咋越说话越多呢！工匠说，人

的命，天注定，人不能跟命争，前世你是个吃山珍海味、穿绫罗绸缎的，这辈子就可能是个要饭的，你这辈子

把罪受了，下辈子就可能托生到富贵人家，今生人上人，保不住下世就人下人了，今生受尽磨难，下辈子可能

就有了福了。丁三说，你好像还懂些佛法？工匠说，经常在寺庙里塑神像，耳听目看，也明白了些道理，人世

间多的是老子英雄儿孬蛋，想世世代代都是英雄好汉，是不可能的。丁三说，我这一辈子把能享的福都享了，

把能受的罪都受了，我是活来世的人，我活一天就赚一天，啥时候死了都够本了。工匠说，世上的好事情不能

都教一个人占了，世上倒霉的事情也不会全都降落到一个人身上，人常说，三代忠良才出一个状元哩，人活着

还要给后世积德行善的。善人婆说，光我知道，从我婆开始就是善人，到我这里也算是三代了，该出个状元了

吧？工匠笑了，你婆、你妈和你三代都在不同的人家，为谁家积了德、行了善还说不清哩，你就急着要出状元

哩？！丁三说，你说得对，妇女家不算事，一代一代的都跟了不同的人家，还能出啥状元呢，能出个孝子贤孙

就不错了。善人婆说，能出个孝子贤孙也行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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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三在寺里帮工，队里给他算工分，他跟着工匠好吃好喝了一个多月，神像终于塑好了。莲花寺重新开光，

约请了附近大寺的和尚尼姑来做法事，开光那天，邻近队里的人都跑来观光，更多人是来烧香拜佛的。 

丁三果然做了一个“添油箱”放在寺的门口，来的人一元、两元地往里投，有人还投五元、十元的票子，

喜得丁三合不拢嘴。 

二百响的大挂鞭在皂角树上噼噼啪啪地响着，寺前的香炉里插满了香，烧纸处也有人不断地烧麻纸，那麻

纸都是一捆一捆抱来的，烧得寺外烟雾腾腾。寺内的供桌上，鲜果、蒸、炸供品堆积如山，大概够丁三吃一个

多月的了。 

请来的和尚和尼姑都回去了。 

晚上，队里的善人婆开始念经，嘤嘤嗡嗡地念了半夜，丁三坐在一旁，嘴里也跟着念，可是心早跑到“添

油箱”那里去了，善人婆轮流在念经，他困得像个磕头虫，三心二意地在磨时间。 

快后半夜了，善人婆们终于念完了经，丁三才清醒了一些，打发走了那些婆娘，他就开始兴奋起来。 

丁三清点了一下“添油箱”，一共有五百多元，他藏起了一百元，后来又从里边拿了十元，之后他想，再

拿十元也没人知道，于是又拿了十元，他觉得不妥，虽然说天知、地知，但神也知道的，他又把钱放了回去，

放回去又觉得不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自己终于等到了这个时候，拿多拿少都是自己来决定，于是又拿回

了一百元，想了又想，又拿了五十元，然后对自己说，好了，不要太贪，少拿一点儿，不然，神会不高兴的。 

他把钱藏了起来，把剩下的钱上了账，就想去睡觉。他睡着睡着，眼前总有钱在跳跃，弄得他兴奋不已，

到了后半夜，还是睡不着。他想，是不是神怪罪了我？于是起身到神像前磕了三个头，口中向神诉说了自己的

不是，这才慢慢地睡去。 

丁三赌钱把一院家产输给了本家丁十，丁十居住多年后，有两间房漏雨水了，丁十就请了工匠修缮房子，

丁十想把这两间房子打通成一间，作为孙子的新房。工匠在打通腰墙时，从墙中发现了夹墙，里边有一坛子金

元宝和两坛子银圆，丁十因此发了一笔横财。 

消息传出后，丁三睡不着了，他思前想后都觉得，这些钱应该是自家的，怎么当初糊里糊涂地就把房子卖

给人家了？有这些金银宝贝，别说卖房，就是再买两院房子都是小事一桩。他听说丁十是在二门腰墙里发现金

银的，他突然想起，他父亲死时，伸出二指，指了指腰，他没有明白是啥意思，他父亲就死了，原来两根指头

是指二门，腰是指二门房子的腰墙，气得丁三连连抽自己的嘴巴，要不是自己卖了房产，丁家也不至于家破人

亡，如今只剩下自己一个人。 

他跑到丁十家里去，对丁十说，我当初卖房只是卖房产而已，我祖先留在夹墙的东西可没卖给你，你挖出

了东西应该分我一半的。丁十说，你卖了房产，就是连里边的所有东西都卖给我了，至于你卖了以后，我发现

了啥，跟你就没有一分钱的事了。丁三说，你我还是本家哩，你就当可怜我哩，多少给我一些，我也不嫌。丁

十说，既然你来了一趟，我也不教你白跑一趟，给了丁三一百元钱说，你拿上这个，也算你没有白跟我这个本

家开一次口，几十年了，你也是头一次。丁三说，我要的是黄的白的，我要的不是纸的。丁十说，你要的东西，

你没见过，我也没见过，你也跟我要不着，我是看在本家的面子上给你这一百元的，你不要了我就拿回来了。

丁三把钱抓在手说，算你娃狠，你就慢慢地受活去吧。 

丁三愤愤地离开了丁十家，走出门，看到这一院原属自家的房子，心里充满了愤恨，想到一坛一坛的金银，

就恨自己一辈子都在为几个小钱琢磨，而真正的大钱却藏在自己家里，而自己却不知道，又一想，这就是命，

或许这些金银上辈子就是丁十家的，最终落在了自家父辈的手里，这辈子，自己又替父辈还给了丁十。 

丁十给孙子娶亲那天，丁三专门守候在村口，见拉新娘的汽车来了，就跑过去，躺在汽车前面，挡住了汽

车的路，司机怎么鸣笛他都不管，只管躺在汽车轱辘前面。 

家里人赶紧告诉了丁十，丁十满面笑容地来了。他说，老三，你起来吧，咱的孙子娶亲哩，你躺在这儿也

不像话，你起来坐席去。丁三说，我丁三一辈子没出息，把万贯家产都输给你了，你从夹墙刨出了我祖先的金

银珠宝，你一个半个都不给我，你有良心吗？丁十说，你听谁说的，那是没有的事情，你不要让谣言迷了窍！

丁三说，我父亲临死的时候，给我伸出了两个指头指了指腰，我没明白那是指二门的腰墙，如今教你挖去了，

你都不念是我家的东西，不给我一个半个，我还跟你客气啥哩！丁十说，这个事情咱慢慢再说，一句两句也说

不清，今儿个我先给你一百元，你起来，让娃把媳妇先娶进门。丁三说，你今天不给我个话，我就不起来，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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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本事就从我身上碾过去。 

丁十知道他这是在耍死狗，蹲下来对丁三小声说，两百，你起来。丁三还是不出声，丁十咬了咬牙说，三

百，你先起来，有啥话，咱俩慢慢说。丁三知道再躺下去就没意思了，要让全大队的人骂的，就说，那我就先

饶你一回，咱俩的账慢慢算。丁十给了丁三三百元，嘴里说，慢慢算，慢慢算。总算把丁三从车轮下哄了出来，

把车开到了丁十家门口。 

新媳妇迫不及待地跳下车，钻进新房去了。 

丁十怕丁三再生出啥是非，就陪着他去坐席，并连连给丁三敬酒。他说，今天是咱孙子的大喜日子，咱当

爷的就让娃娃好好结个婚，咱俩有啥话再慢慢说。丁三一边喝酒，一边说，慢慢说，反正我就是光棍一个，你

是一大家子，我怕啥，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你就不一样了，你是人前人，现在又成了人上人。丁十说，三

哥，今天咱不说啥晦气的话，你喝好！丁三也就不难为他了，喝了一饱好酒，吃了一顿好菜，唱着秦腔段子回

寺里去了。 

从村里往寺里走，要经过一段下坡路。 

丁三喝得醉醺醺的，一脚踩空，掉到沟里去了，摔得他当时就失去了知觉。路过的人发现后，赶紧喊人来

把他从沟里抬上来，送到大队医疗站去了。他在大队医疗站醒来后，发现自己打着吊瓶，他问道，我这是咋咧？

医生说，你摔到沟里去了，还好被人发现了，把你抬来了。丁三问，我没啥大事吧？医生说，没啥大事，幸好

沟不深，要掉到深沟里去，那你可就只剩下半条命了。丁三说，我本来就是活来世的人，活着死了都无所谓。

医生说，越想死的人越死不了，你命大着哩。丁三说，我命大，我就是命大！ 

丁十听说后，高兴地说，你看看坑人几个钱有啥好下场，自己滚到沟里去了吧，人就是不能干缺德事，人

要缺了德，天都不饶。 

丁三的姐姐和姐夫听了，赶紧到医疗站去看，等他们去的时候，丁三都已经走了，回莲花寺去了。他姐姐

和姐夫赶到莲花寺一看，丁三好好的，还坐在皂角树下唱戏呢。他姐姐问他，你没事了？丁三说，没事，我命

大。他姐姐说，你以后注意点，嫑像个没头的蚊子似的，脚底下也长上眼。丁三不耐烦地说，知道了。他姐夫

说，有啥困难你就吱声。丁三说，行了，你们走吧，我也不靠你们过活。 

他姐姐和姐夫刚走到崖上，丁三就在下面唱起了《三滴血》： 

 

五台县官太懵懂 

滴血认亲害百姓 

年迈苍苍到老境 

寻子不见放悲声 

莫非他渡河回韩城 

叫声天佑将父等 

我不辞艰难向前行 

………… 

 

他姐姐听了心就酸了，丁三虽然是个败家子，但也挺可怜的，媳妇带着孩子走了，他一个人在寺里住了半

辈子，热一顿，冷一顿，饥一顿，饱一顿的，也够难为他的了，想着想着她就流下了眼泪。 

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队里不给丁三记工分了，把莲花寺前面的一亩半地分给了丁三，还让他当了

五保户，队里每年给他三百斤小麦和三百斤玉米，还有三百元钱。再往后，村里的机动地划了庄基，小麦和玉

米就没有了，生产队给他在邰城镇申请了救济，每年还有三百元钱，之后大队改叫了村，对他的政策还是那样

的。村里的产业慢慢地全卖了，集体的东西也慢慢成了私人的，村里也没有了钱，给丁三的钱就时有时无，丁

三的日子也就过得很紧张。 

丁三老了，干活也干不动了，他把寺前的一亩半地种了一亩小麦、半亩油菜，边边角角种了些菜吃。寺里

没有水，他吃水要到村里去挑，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老了也挑不动了，村里的善人婆们常叫儿子给丁三挑几担

水，丁三姐姐的儿子也常来给他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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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的一些善人们又在攒着盖新寺的事情了，不过，这次他们不是在旧址盖，而是要把新寺盖在崖嘴子上。 

崖嘴子将整个崖分成了两部分，中间像鹰，两边像鹰的翅膀，他们请了风水先生测了地方，说那是一块风

水宝地，能给村子带来好兆头。 

杨五是个带头的，他这些年爱出风头，和一帮善人婆一起到处集资，村里家家都要出钱出料出劳力，还到

家家户户凑了面和油，供盖寺的匠工吃用，而到新寺帮工的人则要回家去吃，杨五讲的，为神出力是不能讲价

钱的，也不能讨价还价。村里人对于盖寺都很支持，至少不反对，因为谁也不愿意得罪神，况且本村的神还是

很灵的。 

这次盖新寺，杨五没有和丁三商量，丁三只是个村寺的管理员，在大队不给他记工分的时候，在大队已经

解体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大队派去守寺的人了，而是没有家，赖在寺里住的人，因此，杨五就没有把丁三放到

眼里。 

新寺大张旗鼓地盖着，旧寺依然还用着，一些人还到旧寺来烧香拜佛，因为新寺从盖到塑神像，大约得大

半年时间，修好了，开光了才能用。杨五让人做了一个更大更好看的“添油箱”，用红油漆涂得又光又亮。看

着这个新的“添油箱”，杨五笑了，这个“添油箱”以后要给他杨五添油了。 

丁三拄着拐棍到新寺那里看了一回，工匠和村民们正在热火朝天地盖着新寺。新寺高七八米，一砖到顶，

青砖红瓦，寺前两根大柱子有水桶般粗，高有五六米，红油漆的大门，盖得非常气派。 

他想，这些年轻人还真有办法，能弄来这么多钱来。 

杨五过来对丁三说，三哥，你来看看！丁三说，来看看，盖得好，盖得好！你们年轻人就是有办法弄到钱。

杨五说，咱们村集了一部分资，有三拨人到外面去集资，咱们村凡是在外面工作的人每人让他们认捐一百元，

这么着就凑够了钱。你一个人日子过得紧，就没有打搅你。丁三说，还是你们年轻人有本事，我老了，不中用

了。杨五说，三哥，你看起来还硬实着哩，还能干些年。丁三说，不行了，现在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我该退

了，不退也不行了，连走路都得拄拐棍了，还能干啥？杨五说，你一辈子也算风风光光的了，够本了。丁三说，

是够本了，早就够本了。说完边走边咳嗽地离开了，杨五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想，你也该退了，不退也不行了。 

新寺修好了，杨五从家里拿来了那个油光闪闪的“添油箱”，郑重其事地放在神像前的供桌边，就等着给

新寺开光了。 

杨五请了法门寺的大法师来给新寺开光，远近的群众听了，都来观光，因此，开光这天，来的人就上了万，

把小小的崖嘴子挤满了，卖小吃的也云集到了这里，大人喊，小孩儿哭，整个崖嘴子热闹非凡。 

法门寺的大法师是坐小车来的，村里人窃窃私语地说，看看人家，当和尚还坐小车哩！有人说，如今的和

尚、尼姑都是拿工资的，当和尚、尼姑比当农民还要强。说话间，小车就到了崖嘴子，派出所的警察全部出动

来维持秩序，周围寺院的代表也都来了。 

开光仪式开始了，杨五是主持人，先是邰城镇管文化宗教的副镇长讲话，然后是村长讲了话，之后请法门

寺的大法师讲话，周围寺院的代表也讲了话。几串五百头的大挂鞭响彻在整个村子，崖上崖下都能听见，大炮

仗也震得人耳朵嗡嗡地响。 

宗教人士开始做法事，善人婆们跟在后面口中念念有词，一些群众也跟在后面。首先要做的就是到旧寺把

神请到新寺来。宗教人士念着经到了旧寺，烧香、拜佛，一个大师父念了一会儿经文，就把旧寺神的牌位请走

了，人们跟着大师父一路念经到新寺，又烧香、烧纸，算是把神请过来了。做完法事，宗教人士就在佛堂开始

念经，善人婆只能在寺外的廊下跟着念，其他群众都挤不到跟前去。 

在寺的一边搭了席棚，临时建了几个大灶，烧开水，做斋饭，还有从村小学借来的几十张桌子和凳子，供

请来的人士用斋饭，也给来观光的人提供开水，还有一个大锅是专门施舍饭的，谁愿意吃就去吃一碗素面。 

施舍饭原是过去寺院开光时的做法，代表寺院怜悯天下贫苦群众，神也垂怜天下苍生，因此在开光之日施

舍饭一次，叫花子常到处去吃舍饭，一般群众也愿意去吃一碗舍饭，因是寺院舍的饭，便是神施舍的，吃神一

碗饭，代表神已垂怜了自己，自己也沾了神的一点光。 

念完了经，宗教人士先用斋饭，斋饭都是用素油素面做成，不沾荤腥。宗教人士和请来的领导用完后，杨

五分别给他们发了红包，他们便各自坐上小车走了。然后是警察和村里的善人婆用饭，大人小孩都上了，斋棚

里乱喊乱叫，乱成了一片。最后是工作人员用饭，往往到了最后，就只剩下残汤剩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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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法事一做完，群众就可以进去烧香、添油了。寺门内外，挤挤嚷嚷，人声鼎沸，挤进去的，赶紧烧香

磕头，往“添油箱”里放了钱就走，人都是挤着进来挤着出去的，大殿内拥挤不堪，年纪大的老人都挤不进去，

只等年轻人出来了才能进去。 

等所有的人都吃完饭，群众也慢慢地散了，等最后的几个人都散尽了，杨五把工作人员也打发回去了，他

独自拿着笤帚在扫寺外的鞭炮屑。扫了一会儿，他确认没有人来了，扔了扫帚，跑进寺内，看到那个红油漆的

“添油箱”里的钱满满的，他的心一下子踏实了，接着就跳得越来越快了，这么多钱，由他来掌握，那是多么

地高兴啊。他点了一下，有八千多元，他给自己藏下两千元，把六千元准备上账，其余几百元毛票还放回到“添

油箱”去，不能叫添油箱是空的。出门的时候，或许是太高兴了，忘记了寺门的门槛，一下子绊了一个大跟头，

把门牙都碰得松了，一碰就能动弹。 

新寺开光这样热闹，丁三却没有来，他心里很气愤，他恨杨五夺了他的管理员的差使，旧寺的神被请到了

新寺，谁还到旧寺来呢？杨五设计好了的，就是要盖新寺，以此很自然，也很巧妙地夺取了管理员的权力。虽

然现在生产队不存在了，也没有人给管理员记工分或者发工资，但是谁都知道，当这个管理员是有些油水的。 

丁三待在旧寺里满肚子都是气，坐着躺着都不舒服，就拄上拐棍去村里挑水，回来下坡的时候，脚下被一

块石头绊了一下，连人带桶一起掉进沟里，桶里的水在往下滚时全倒在了他身上，滚到沟底的时候，他全身都

湿了，也没有什么知觉了。 

当被人们发现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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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四 
 
 

丁四是莲花村的首富。他祖上在外做生意，积累家财万贯，自清末民初以来，丁家一直在郑州、汉口一带

垄断盐业生意，每年年底，银子都是雇镖局用几辆马车拉回家的，家里的银子用席包圈着，具体数目谁都不清

楚。到了丁四手里，生意依然兴隆，丁家在邰城县开着钱庄，后叫银行，堪称邰城首富，但丁家一直比较低调，

从不张扬，除了莲花村及附近几个村子的人比较了解丁家的情况，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家是大财东家。 

在当时，邰城县有“要吃邰城饭，郭阎两家转”的俗语。也就是说，当时公认的首富、次富是郭家庄郭家

和阎家村阎家，但郭家和阎家都是大地主和族人在县内外当大官有的势，丁家则纯粹是民族资本家，是从做生

意发家的。 

丁家的庄子比村里一般人家的大三倍，二门以里中间是天井，天井两边是两排房子，整个建筑全是上好的

松木盖成，雕梁画栋、极其奢华，家具也是上好的，村里没有几家能比得上。他家里佣人有十几个，还有七八

个家丁，个个都有枪，在村里有长工、短工十几人。 

丁四在村里有老婆，可是他常年在外经商，一年在家住不了几天，老婆一直没怀上孩子。丁四担心自己无

后，偌大的家产无人继承，就在郑州和汉口各置办了个小老婆。可是也怪，他在郑州和汉口的小老婆也一直怀

不上，直到丁四快四十了，都没有一男半女。丁四担心断后，无奈过继了他哥丁三的一个儿子丁一成。 

丁一成虽非亲生，但丁四对他却十分疼爱，侄儿也是丁家血脉，丁四给丁一成用银子打造了一张床，其奢

华程度，当时名义上是首富的郭家也没有这样做过。丁一成早年因家境好，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是山珍海味，

因此上学不用功，总是从学堂逃走，长大了还不识几个字，但对于赌钱却十分在行，整天沉迷在县城的赌局里，

被一帮坏人教唆得还抽上了大烟。大烟这个东西一抽就上瘾，丁一成从此就整天赌博、抽大烟、逛窑子，彻底

成了一个花花公子。 

丁四常年不在家，家里谁也管不了丁一成，丁家有钱，也不怕他花，他就越来越张狂，把谁都不放在眼里。

丁一成的种种恶行都被丁四得知，丁四为了劝他收心，决定给他找个媳妇，就托媒人二婆子给说一个。按说以

丁家的财势，什么样的女人都能找见，但丁一成恶名在外，谁家都不愿意把女子给他，给了他就等于糟蹋了。

二婆子说了几个，人家都不愿意，二婆子还着了急，平民老百姓说个媳妇也说下咧，咋丁家还说不下呢？ 

二婆子把这个情况跟丁四说了。丁四说，你把事说成了给你双份儿的礼钱，女方礼钱也给双份儿，只要人

家愿意嫁过来。二婆子有了利，腿自然就跑得更欢。二婆子听说张寨杨老七是个大烟鬼，把家里抽得都揭不开

锅了，正打算给女子说婆家呢。二婆子找到杨老七，把事情跟他一说，杨老七十分高兴，立时就答应下了这个

事。他心里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我的乖乖，丁家那是个大财东家，钱多得没数，这下我可有大烟抽了。 

杨老七的女儿杨翠娥听了，过去跟杨老七说，大，我不嫁莲花村丁家，听说那个人是个吃喝嫖赌抽五毒俱

全的，你这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呢！杨老七说，婚姻大事，父母做主，你嫑说了。杨翠娥说，你光卖女子呢，你

就是给我找个瘸子、拐子，只要他好好过日子，我都没意见，你偏要给我找个大烟鬼，我的命咋这么苦呢！杨

翠娥说，你把咱家都抽成啥咧？你还给我找大烟鬼呢？杨老七说，人家有钱，八辈子都抽不完，丁家的钱，比

得上个王侯将相呢！杨翠娥说，你就看人家有钱咧，把我卖出去，你好有钱再抽大烟，你就拿你女子给你换烟

抽吧，我到死都不原谅你。杨老七说，给你找了个好婆家，你还费日啥呢？杨翠娥说，大，你就把你女子往火

坑里推吧，我到死都不认你这个大！ 

杨老七硬逼着女儿嫁给了丁一成，二婆子和杨老七家都得到了双倍的礼金，二婆子拿到了五十个银圆，杨

老七拿到了二百个银圆。丁家把一整套的嫁妆都置办好了，事先抬到杨家，娶亲的时候再拉过去，给足了杨家

面子。 

结婚后，丁一成并不见收敛，依然我行我素，一点儿也不把杨翠娥当回事，照样过着以前那样的浪荡生活。

杨翠娥终日以泪洗面，埋怨自己命运不好。丁一成他妈见她终日郁郁寡欢，知道丁一成在外面胡作非为，杨翠

娥心里不高兴，就对她说，娃呀，咱女人就是这样，男人想干啥，咱就是管不了，咱要管得了也就不是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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